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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黄豁、吴瑞、陈尚才

桃花怒放，柳树新翠，春日的雅鲁藏布江河
谷生机盎然。

明媚春光中，35 岁的村民次旺平措给记者
算了一笔收入账：装载机租赁一年收入 15 万
元，政策性补贴、旅游收入 5 万多，去年家庭收
入超过 20 万元。“与在墨脱的生活相比，不知好
了多少倍。”

这里是西藏林芝市米林县羌纳乡西嘎门巴
村。由于生存环境恶劣，2003 年 6 月，墨脱县甘
登乡的 40 户 140 多人搬迁到此。经过多年的发
展，这里已成为远近闻名的小康村。

走进村民贡桑家，200 平方米的小楼充满民
族特色，现代设施齐全。旅游高峰时期，每天就有
三四批游客来此做客，体验门巴族的文化风俗。

“我们与旅游公司签订了合同，打造文化广
场和民俗体验。14 户体验家庭月收入 3500 元，

其他参与家庭月收入 3000 元；文化广场上每个
摊位日销售 100至 300 元。”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珠扎说。

西嘎门巴村位于 219 国道旁，前往雅鲁藏
布大峡谷景区必经此地，不少村民借此吃上“旅
游饭”。

为增加群众收入，村里还采取“公司＋支
部＋群众”模式，将 1200 亩土地流转引入林芝
银丰农牧科技有限公司，村集体累计增收 19

万元，群众累计增收 72 万元。同时，村里引进
种植车厘子 2000 余棵，预计 2020 年产量达到
6000 斤，群众可增收 30 万元。

2018 年底，西藏 25 个贫困县（区）在完成
考核验收后，正式宣布退出贫困。这其中就有米

林县，包括贡桑家在内的 29 名贫困村民也在这
一年全部脱贫摘帽。2019 年全村人均纯收入达
3 万多元。

村民白玛丁真家曾是贫困户，刚搬迁时，
对自身发展不着急。“我们是搬迁户，觉得政府
会管我们。”他回忆说，“后来，看见别人跑运
输、搞旅游风生水起，我再也坐不住了。”如今，

白玛丁真家住进了二层新楼，开了家庭旅馆，
还将装载机、挖掘机外包，年收入 20 余万元。

“说来说去，还是要靠自己。”珠扎说，如今
村民自我发展动力越来越足，都积极寻找致富
门路。

受益于精准扶贫、小康村建设等政策，全村
群众翻新或新建了住房，实现了自来水入户、人

畜分离等，村容村貌焕然一新。“环境优美、生
活富足，我们对未来的发展愈加有信心。”次
旺平措说。

2019 年，米林县持续推进脱贫巩固提升
工作，大力发展全域旅游、现代休闲农业等产
业，不断巩固提升脱贫成效。截至年底，农牧
民人均纯收入达 1 . 98 万元，建档立卡贫困
户人均纯收入为 7843 . 63 元，分别同比增长
了 13 . 49% 和 57 . 75%。

作为一个藏族、珞巴族、门巴族杂居的小
康村，各民族团结帮扶、守望相助，已成为村
民共识。

从事藏纸制作近 20 年的多登，多年前入
赘到西嘎门巴村。在他带领下，村里成立了藏
纸工艺品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成集藏纸、藏
香生产和旅游参观体验为一体的项目，让 30
名村民在家门口实现稳定就业。

“没有团结什么都没有，有了团结就有了
合力。”珠扎介绍，在动员群众流转土地、发展
庭院经济和文化旅游时，村民们都积极配合，
相互帮忙。

藏族姑娘卓玛当年在林芝打工时，认识
了憨厚的门巴汉子贡桑，嫁到了西嘎门巴村。
村民用自己的方式祝福这对新人，盖新房时
大家都来帮忙，带着卓玛上山采挖松茸、药材
等。“我们家庭妇女一起采挖虫草、松茸，大家
在摊位上相互帮忙卖土特产。乡里乡亲，相互
帮扶，共同致富。”村民白玛次吉说。

西嘎门巴村的农牧民群众，靠着自己的
双手扎根雅鲁藏布江畔，从昔日的搬迁者成
了如今的致富者。

新华社拉萨 4 月 8 日电

从搬迁者到致富者

▲西藏林芝市米林县羌纳乡西嘎门巴村村民贡桑的妻子卓玛带着孩子走在家门前平整
的水泥路上，路两旁栽种着车厘子（4 月 2 日摄）。 新华社记者侯捷摄

70 岁的苗族老人余国柱一直在与土
地打交道，但在过去的七八个月里，他却搞
起了“居家产业”——在自家住房里种
香菇。

余国柱是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
州雷山县郎德镇也利村人，居住的是一栋建
于 10 多年前的二层木楼。虽然家里有 7 口
人，但儿子、儿媳常年在外务工，平时只有他
和老伴在二楼居住，一楼用来堆放农具等
物品。

“去年 8 月，在一楼种了 600 棒香菇，因
为缺乏经验，挣了不到 3000 元。”他说，今年
又种了 1600 棒香菇。

他家住房的一楼面积约 70 平方米，整齐
排放着 4 个菌架，每个菌架有 6 层，每层都长
满了香菇。

“一个菌棒可采摘 4 次，每次能采 1 斤左
右鲜菇，每斤保底收购价 2 . 5 元，除去成本，
纯收入 6 元以上。”最早倡导“产业进家门”的
也利村村党支书杨晓生说，“余国柱家 1600

棒至少纯收入 1 万元。”
兴“居家产业”是郎德镇巩固脱贫成果的

一项举措。
雷山县总人口不到 17 万，苗族等少数民

族群众占总人口逾 91%。2014 年以来，通过
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中药材、茶叶、食用菌等
产业，4 . 86 万余贫困人口在去年全部“清
零”。

“产业发展要因地施策、因人施策。”杨晓
生说，苗族群众居住的大多是二层楼房，过去
一楼用来养牲畜，近年来实施“人畜分居”后，

一些人家用来堆放杂物，还有不少空间闲置。
同时，青壮劳动力外出务工，留守老人在家增
收不易。

“居家产业”有效缓解了这两个问题。
“木架子是自己搭的，保温用的塑料膜总共
花了 500 多元。”余国柱说，饭前饭后抽空就
能照看香菇，夜里睡觉也不用担心暴雨、
冰雹。

当地政府安排了技术人员对农户进行培

训，还免费安装了监控系统——智能菇房
助手。

“系统对菇棚实时监控，一旦温度过高
或过低、湿度过大或过小，就会自动报警。”
杨晓生说，接到报警后，技术人员就会上门
指导。

为解决销售问题，雷山县还组建了一
家县级专业合作社，除为农户提供菌棒外，

还负责回收食用菌，并开发“香菇脆”等深
加工产品，给农户吃下“定心丸”。

目前，雷山县已有 280 多户农户在自
家吊脚楼下种食用菌，计划在全县 100 个
苗寨进一步推广。

“最近进入采菇季了，大家每天都在采
菇，合作社上门收购。在家里就能挣钱，安
逸！”余国柱说，现在他已基本掌握了香菇
管理技术，今年有信心实现产量和质量“双
提升”，过上更好的生活。

（记者杨洪涛、罗羽）
新华社贵阳 4 月 8 日电

美姑河一路向北，奔腾
不息。

记者从四川凉山彝族自
治州昭觉县县城出发，来到
支尔莫乡的狮子山脚下，著
名的“悬崖村”——阿土列
尔村勒尔社就藏在云端上。

微风送来阵阵清冽的花
香，寻香而去，是一大片脐
橙林。“你们来得不是时
候，橙子都摘完了。”驻村
第一书记帕查有格笑着说。
这片 2 0 1 6 年种下的脐橙
树，从去年开始已成为村民
的重要收入来源之一。

顺着林边小路拾级而
上，记者一行人很快就来到
一条长长的钢梯前。

路，从这里变得“硬
核”起来。

阿土列尔村有四个社，
除牛觉社在山下，其余都在
半山腰。从山脚到位置最高
的勒尔社，垂直高差 800
米。 2016 年 11 月之前，村
民 出 行 全 部 依 赖 “ 天
梯”—— 17 段架设在悬崖
峭壁上，由藤条、木棍编成
的藤梯，成年人上山要耗费
两三个小时。

2016 年 5 月，凉山州
和昭觉县共拨款 100 万元，
将藤梯升级为钢梯。全村人
花了 7 个月时间，把总重量
120 吨的 6000 多根钢管背
上了山，最终建成了这段宽
1 . 5 米、总长度 2 . 8 公里的
钢铁“天梯”。

钢梯共有 2556 级，每一级都由两至三根钢管组
成。前四分之一，钢梯大约呈 60 度角，单手抓住扶
手攀登还算轻松。之后的路越来越陡，有几段几乎垂
直，只能双手握住上方的钢管，手脚并用地爬。背着
各种采访设备的同事，步子越来越慢。

“你还不错嘛，之前有人在这里被吓哭过。”帕
查有格指着一处从悬崖架空伸出去的小平台说。他表
情轻松，步伐敏捷，自从 2015 年 12 月担任阿土列尔
村的驻村第一书记以来，已在这条路上走过 400
多趟。

一路走，一路拍，当地村民一个半小时能爬完的
“天梯”，记者花了 7 个小时，到达“悬崖村”时已
近傍晚。

65 户人家分散在一片相对平缓的山坡上。土
豆、玉米不久前刚种下，地里已“铺”上一层绿色的
嫩芽。

我们当晚借宿在村民某色达体家。他家的土坯房
已经有一百多年历史，虽然老旧，但收拾得挺整洁。

过去，这户人家靠玉米、土豆糊口，家里有 4 个
孩子，是建档立卡贫困户。自从藤梯改成了钢梯后，
慕名而来的人越来越多，他们开始做起了生意：先是
卖方便面、饮料等小商品，后来干脆办起了民宿。民
宿虽然条件简陋了些，但床铺干净、生活方便，还配
备了无线互联网。

小女儿某色拉作今年 17 岁，在昭觉县中学读初
一。“过去村里没有学校，进出村子得爬藤梯，家人
不放心我去上学。” 11 岁那年，拉作长高了，攀爬
藤梯不再那么让人担心，父母将她送去莫红乡中心校
读书。 2014 年，“悬崖村”建起了自己的勒尔小
学，拉作也转学回来。

最近，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学校推迟了开学时
间。没有网课的时候，她就和母亲一起去山下帮游客
背东西。二三十斤的负重对她来说稀松平常，背一趟
能挣 150 元钱。

如今的“悬崖村”，有了安全稳定的供电，家家
户户用上了自来水， 4G 网络实现全覆盖，许多村民
用上了智能手机。村里还开了 10 家小卖部和一家酿
酒厂。

记者在爬钢梯时，遇到几名正在直播的年轻人。
最早对外传播“悬崖村”小视频的“悬崖飞人”某色
拉博如今已“退居二线”，专心做起了导游。“现在
我的粉丝量跟他们比差得远。”他指着身旁几名衣着
时髦的年轻人说道。

“悬崖村”的夜很黑也很静，唇边的呢喃能被风
送到很远。

星空下，帕查有格和我们聊起村庄的历史。阿土
列尔村最早可追溯到元朝时期，这里气候温和，日照
时间长，土地肥沃，易守难攻，如同世外桃源一般，

一代代居民便在此繁衍生息，安居乐业。
凉山民主改革后，大凉山一步跨千年，交通条

件也逐步改善。然而“悬崖村”却一直因为独特的
地理条件无法修路。艰难的出行条件成为制约当地
经济发展的瓶颈，同时也把这里的人们困在了停滞
的时光里。

直到脱贫攻坚的春风吹进“悬崖村”，人们开始
拥抱新生活。去年这里的游客量近 10 万人，村民们
通过开办小卖部、接待食宿和售卖蜂蜜、青花椒、脐
橙等方式获得旅游收入近百万元。下一步，凉山州文
旅投资集团还准备在“悬崖村”建一条观光索道。这
更加坚定了大家对发展旅游业的信心。

帕查有格告诉记者，按照县里的计划，阿土列
尔村 84 户贫困户和特土社所有农户都将通过易地扶
贫搬迁至昭觉县城周边安置，某色达体家也在
其中。

“如果搬下山，旅游收入就没了；可是县城那么
好的房子，谁看了都喜欢。”过去巴不得搬下山，如
今又舍不得。搬还是不搬？这个问题让某色达体“苦
恼”。

在拉作眼里，县城虽好，但吵吵闹闹；这里虽然
偏远，却美丽无比。她相信，如今她一定能在这里活
出与祖辈大不相同的模样。

夜深了，某色达体在院子里面对山谷搭起了两顶
帐篷，满天繁星近得似乎伸手可及。这一夜，“桃花源”
里的我们都睡得沉静甜美。

(记者吴光于、杨华、刘海、薛晨）
新华社成都 4 月 8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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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雷山县郎德镇也利村的村民在采摘吊脚楼里种植的香菇（3 月 13 日摄）。 新华社记者杨文斌摄

苗寨吊脚楼里的“居家产业”

雅鲁藏布江畔

小 康 村 见 闻

新华社乌鲁木齐 4 月 8
日电（记者张晓龙、李志
浩）天山南麓，空旷的山前
戈壁朔风阵阵。一台大马力
拖拉机咆哮着行驶在起起伏
伏、满是碎石的荒滩上。拖
拉机身后牵引着的植树机开
沟、挖坑，后面跟着的农民
把树苗栽入树坑、覆土压
实。就这样，一株株沙棘幼
苗种进了光秃秃的戈壁荒
滩，成了这不毛之地上显眼
的风景。

“别看环境恶劣，沙棘
却能活下来，何况我们乌什
县原本就出沙棘。”林管站
干部吐尔洪·克依木站在几
行细弱的幼苗旁，幼苗的高
度还未及他的腰部。

“再有 5 年，树上就会
挂上黄澄澄的果子！”吐尔
洪就出生在新疆南部这座名
为乌什的县城，干了半辈子
林业工作的他显得信心
满满。

乌什县位于新疆阿克苏
地区西部，北与吉尔吉斯斯
坦接壤。全县山地面积占总
面积的 5 9 . 9 % ，戈壁占
2 7 . 6 % ，谷地平原仅有
12 . 5% ，俗称“六山、三
滩、一分地”。这里去年才
摘掉“贫困帽”。为巩固脱
贫成果、增加农民收入，乌
什县决定规模化种植耐寒、
耐旱、耐盐碱的沙棘，打造
规模化生产基地。

乌什县林草局工作人员
介绍，从今年起到 2022 年，县里计划在 3 年
内先后种植 15 万亩、 10 万亩、 15 万亩沙
棘，加上从 2007 年陆续种植的沙棘， 3 年
后，全县人工种植沙棘面积将接近 50 万亩。

如吐尔洪所言，乌什县托什干河谷地分布
着 10 万亩的野生沙棘。 2004 年，乌什县曾被
国家林业部门授予“中国沙棘之乡”称号。

不过，野生沙棘林长在多水的河谷地带，
而人工沙棘林则需要在干涸的戈壁生存。

“沙棘头两年灌溉非常关键，县里整合了
林草、农业、水利等多个部门项目，修建灌溉
渠道，引来冰川融水，再借助滴灌或喷灌，让
种在戈壁、山区的沙棘喝足水。”吐尔洪说。

根据乌什县的规划，在新种植沙棘中，由
国家项目投资种植的部分，交由刚脱贫的农民
组建的合作社进行规模化经营；由企业投资种
植的部分，政府将积极鼓励企业招聘当地农民
参与管护、采摘及深加工等工作。

沙棘有“第三代水果”之称，在海外市场
广受消费者欢迎。近几年，基于其营养成分，
沙棘在国内也得到市场认可。目前，乌什县已
成立、引进多家沙棘加工企业，生产沙棘原
浆、沙棘果汁、沙棘油、沙棘茶等产品，并成
立沙棘研究中心，培育新品种。

3 年前，山东商人杨日强在乌什县成立一
家沙棘深加工企业。他包地种树、投资建厂，
利用沙棘果榨汁、沙棘叶制茶、沙棘籽炼油。

尽管新建的生产车间部分设备还没到位，
但 3 月末杨日强已接到数百万元的产品订单，
唯一需要他担心的是沙棘种植面积，“光我们
一家企业，每年就需要 5 万亩沙棘才能满负荷
生产。只有快速推进沙棘生产基地建设，才能
真正解决企业产能‘吃不饱’的问题，给农
民、合作社和企业带来更大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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